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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家 是 真 实 的 来 路 ，也 是 温 暖
的归途。每次回老家，带去的是
可见的，带回的却是亲情和回忆。

母 亲 年 过 八 旬 ，身 体 还 算 硬
朗。我多次劝她来城里居住，但
她一直舍不得离开老家。知道我
工作忙，怕给我添麻烦，平时一打
电话就说你忙工作要紧，我身体
挺好的，这星期不用回来了……

每 次 回 家 ，母 亲 都 随 季 节 变
化，让我带回新鲜蔬菜、野菜和自
己腌制的各种咸菜……而且每次
都提前去买她熟悉的一个农户家
的“笨鸡蛋”，叮嘱我带给她的重
外孙。这次在石家庄工作的女儿
回家，提起奶奶捎来的鸡蛋，直说
确实比超市里买的好，两个外孙
也都嚷嚷着喜欢吃。我听了很有
感 慨 ，虽 然 路 途 很 远 ，隔 着 两 代
人，但那种血脉相连、隔辈亲情、
关心爱护是永远隔不断的，也连
接着母亲与重外孙的感情。

每 逢 春 节 ，更 是 觉 得 回 家 比
什么都重要。前几年，在院里盘
了个锅台，年三十的中午都是由

我下厨做“大锅菜”，这也是家人
最喜欢的一道“大菜”，今年也一
样。回家后，一番忙里忙外，一大
盆热气腾腾的大锅菜就上桌了。
老母亲特别高兴，也喝了两小杯
白酒。一家人有说有笑，边吃边
聊，忆物质匮乏时期的不易，叹岁
月匆匆，一晃就是一年，知足温暖
洋溢在每个人的脸上。虽然职业
不同，阅历不同，但对平安幸福、
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同的。平时
虽不经常见面，但彼此都珍惜亲
情，守望相助。

饭 后 ，我 和 外 甥 、侄 子 挂 灯
笼、贴春联。一会儿工夫，大门、
窗户、迎门壁上，贴满了红红的春
联和福字，瞬间新年气氛浓浓，欢
乐溢满庭院，让人感受到“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场
景，万象更新的一年到来了。

除夕夜，我和母亲一边喝茶，
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和那些年的人
和事。今年母亲状态好，没有一
丝倦意。往年特别是父亲刚去世
的那几年，母亲都是十点多就睡
下了。一年里，我只有过年这几
天，才是真正收心在家，那种感觉

是其他任何时日都无法比拟的，
也是春节回家最大的意义。在节
奏飞快的时代，在举家欢聚的除
夕 夜 ，让 散 乱 、浮 躁 的 心 安 静 下
来、沉静下来，找回自己内心最本
真的生活状态，踏实而温暖。真
希望这样的时光长久一点、再长
久一点。

父亲和母亲都是从农村出来
的工人，困难时期挨过饿，知道粮
食的宝贵；工资不高，知道节俭过
日子，他们一生践行着勤俭善良、
好人有好报这些朴素的道理，总
是尽可能多做好事，不做对不起
人的事。那么多的人生风雨和生
活磨砺，教会了他们乐观、知足地
面对生活。退休后，依然安贫乐
道，简素而行，忙里忙外，尽量不
给孩子们添麻烦。

父 母 从 未 恨 铁 不 成 钢 ，从 未
要求孩子们成为这“长”那“长”、
这“家”那“家”，基本上是无为而
治的养育方式。父亲在世时对我
嘱咐最多的就是做政法工作第一
位的要坚持原则，依法办事。考
虑问题要全面，凡事要沉住气，多
听大家伙儿的意见。对刚参加工

作或结婚成家的孙辈们，也是反
复叮嘱，要努力工作，遵守纪律。
要 孝 敬 父 母 ，好 好 过 日 子 …… 这
些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影响，激励
和鞭策我们这么多年一路走来，
踏实做事，奋力前行。今年春节，
母亲时不时地就会问到我和孩子
们的身体和工作情况。我知道，
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健康
平安、工作顺利、生活顺心。无论
孩子们走多远，不变的是母亲对
每一个孩子在心里深深的牵挂。

孩 子 们 长 大 后 ，相 继 参 加 工
作、结婚成家，回家的机会少了很
多，这两年，因为疫情，和孩子们
见面更少了，母亲学会了使用手
机微信发语音和视频通话，和儿
孙 们 保 持 着 经 常 联 系 。 作 为 儿
孙，知道长辈养儿育女的辛苦和
不易，更是常怀感恩之心，唯愿用
自己的付出让她更放心、更舒畅
地生活。

回 家 ，深 深 地 感 受 到 的 是 温
暖、依赖和前行的动力，是在外工
作生活的心气与底气，也是战胜
一切困难的力量和勇气。

（作者单位：衡水市公安局）

□ 郭强

自 行车
□ 王胜田

儿时的泥模壳

映日荷花别样红
张岩 作 （作者单位：邯郸市公安局）

楼下有一棵香椿树，栽种在绿化带
里，与月季、龙槐做伴。我第一次注意到
它的时候，是前年春天一次雨后。

隔着窗子向外望去，瘦小的树干没
有 多 少 枝 杈 ，干 枯 的 样 子 ，一 度 让 我 觉
得这树并没有生命。仔细看过去，却发
现零零散散的叶托裂开了，长出短短的
芽 儿 ，泛 着 深 红 ，芽 尖 上 面 还 有 一 层 肉
眼 可 见 的 绒 毛 。 我 一 时 没 有 分 辨 出 这
是 什 么 树 。 过 了 几 天 ，从 树 下 经 过 ，丝
丝 香 气 隔 着 口 罩 而 来 。 这 香 气 明 显 不
同 于 花 香 、草 香 ，更 不 是 那 棵 尚 未 看 到
绿 色 的 龙 槐 散 发 出 的 ，这 时 ，我 把 目 光
转向了它。

不知何时，原本在楼上看到的小芽
儿 不 见 了 ，变 成 高 低 错 落 的 簇 簇 新 叶 。
叶梗串联着细长的叶片，迎风舞动着，那
原本让我印象深刻的深红，闪着淡淡的
油 光 ，在 湛 蓝 的 天 空 下 ，带 来 了 春 的 气
息。就在那天晚上，邻居敲开了我家房
门，递过来一小把香椿芽。说道，在楼下
新栽种了一棵香椿树，头一年没摘多少，
尝尝鲜吧。

原来是香椿呀。我忙接了过来。
小时候，家乡有很多椿树，大都是野

生的臭椿，一年一年滋生繁衍着，零零散
散遍布于街道旁、庭院，抑或田野。一到
春 天 ，它 们 和 其 他 树 一 样 发 芽 ，长 出 叶
子，直到可以到树下乘凉。想想看，香椿
树也是有的，不过，与没有主人的臭椿树
相比，几乎无一例外，全长在别人家的院
子里。

我家没有吃香椿的习惯。要说第一
次吃香椿，是在石家庄求学的时候。那
天黄昏，我去舒老师家吃饭，餐桌上有一
道金黄色的炸物，说鱼不像鱼，说菜我却
叫不上名字。我喜欢吃煎炸食品，于是
单单望着这盘子看。

这是香椿鱼儿，香椿叶子裹上面糊，
多 像 是 鱼 的 身 子 ！ 梗 和 叶 子 相 比 瘦 一
些，更像是鱼的尾巴，所以才得了香椿鱼
儿这个名字。

香椿的香气极其特殊，可以归类于
香菜、芹菜那样的“特殊”蔬菜，喜欢的就
好吃这一口，不能接受的，躲之不及。

我迫不及待夹起一根咀嚼，外酥里
嫩，满口留香。那香气像是被封存在我
的口腔里，氤氲着味蕾，在心上划开一道
涟漪。这之后，我再也忘不了香椿的味
道。

据史书记载，早在唐代，香椿和荔枝
作为一北一南的贡品，就被送往长安，供
王公贵族食用。中医认为，香椿不仅是一
道蔬菜，还是一味良药。香椿芽性凉，味
苦平，有清热解毒、健胃理气、杀虫固精、
美容养颜等功效，故民间有“常食香椿芽
不染病”的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香椿
是一种“发物”，故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要
少吃或不吃。

每到春天，当香椿树开始发芽，头茬
芽叶就是这“树上蔬菜”最鲜美的时候。

“北方文雄”元好问在他写的《游天坛杂
诗》中描绘了采摘香椿芽的情景，“溪童
相对采椿芽，指似阳坡说种瓜。想得近
山营马少，青林深处有人家。”采摘下的
头茬香椿芽，炒鸡蛋、拌豆腐，或炸香椿
鱼儿，都是一道时令性极强的美食。

香椿属于一种短季节性美食，虽然
现在有大棚种植技术，但香椿的实际食
用时间只有一个多月。每每到了吃香椿
的尾声，市场上只有零星几家有香椿在
卖，价格并没有便宜，买一小把回家，做
香椿鱼儿，再享受一下当年最后的香椿。

水中加盐烧开，将择洗干净的香椿
焯水 30 秒，捞出过凉水，挤干水分。另
取一碗，放面粉、盐、五香粉少许，加鸡蛋
和 水 搅 拌 成 稠 度 适 中 的 面 糊 。 炸 锅 放
油，待油温四成热时，将每一根香椿芽均
匀裹上面糊，入油锅炸，炸至金黄酥脆捞
出。香椿鱼儿入口，顿时齿颊留香。
（作者单位：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

□ 宋雁龄

香 椿

泥 模 壳 ，是 我 儿 时 玩 耍 的 一 种 用
泥巴制作的玩具。大概六七厘米长，
椭圆形，外观类似贝壳状。凹下去的
一面有图案，凸出的一面光滑，是它的
脊背。这种玩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的农村孩子们中较为流行，现在已经
消失不见了。

昔 日 在 村 子 里 的 孩 子 ，玩 耍 的 内
容 都 是 随 着 季 节 规 律 而 变 化 的 。 夏
天，我们粘知了、摘蓖麻桃、采苦楝子；
秋天，我们推铁环、捕蜻蜓、吹苇笛；到
了冬天，我们捉迷藏、滑冰；到了春天，
阳光明媚时，不温不燥，男孩子多是玩
泥模壳。

泥模壳经火烧制就成了我们眼中
的“艺术品”。曾经在农村的集市上也
是有卖的，小贩拿起半布袋的泥模壳
往 地 上 哗 啦 一 倒 ，2 分 钱 一 只 随 便 挑
选。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拨浪鼓一响，
就能让我们兴奋不已，争着跑出来围
观。在铁丝编制的货笼里，除了针头
线脑外，还有孩子们喜欢的泥模壳。

那时，家里大多不富裕，大人手里
钱紧，孩子们攒个钱就更难了。春节
的 压 岁 钱 要 省 着 花 ，待 到 农 历“ 三 月
三”之后，我们就跟着大孩子们出村赶

庙会去买泥模壳。泥模壳虽小，但包
罗万象，有各种动物花草、神话人物、
生 活 用 具 、武 器 装 备 、交 通 工 具 等 图
案，是农村孩子了解世界、增长知识的
媒介。当年，小伙伴之间常炫耀自己
的泥模壳，谁拥有的品种多，谁就拥有
了话语权。

我 还 记 得 我 为 了 一 只 泥 模 壳 ，曾
与 同 院 的 辰 平 打 过 架 。 小 时 候 家 里
穷，母亲养几只鸡是为了卖鸡蛋，换取
日常的油盐酱醋或补贴家用。有时，
为了得到自己喜欢的泥模壳，我便趁
母亲外出时，从家里偷拿 2 个鸡蛋卖给
村供销社，两个鸡蛋能卖一毛钱，可买
5 只泥模壳。母亲心很细，哪只鸡该下
蛋 了 ，每 天 收 几 个 鸡 蛋 她 心 里 有 数 。
一 旦 发 现 少 了 鸡 蛋 ，定 会 调 查 一 番 。
为此，我没少受到母亲的责骂。

泥 模 壳 除 了 买 ，也 与 小 伙 伴 交
换。当拥有了几只泥模壳后，我们就
学着复制。如贝壳状的泥模壳，它的
图 案 是 一 种 反 版 阴 模 。 里 面 凹 进 去
的部分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
人物肖像等。扯一块泥巴，放入泥模
壳 中 ，用 手 按 压 下 去 。 没 耐 心 ，没 力
气 ，按 压 不 到 位 ，印 出 的 图 案 不 清
晰。劲用大了，泥模壳容易破碎。因
此 ，用 劲 要 恰 到 好 处 。 接 着 ，用 手 掌

把手指印抚摸光滑，再用手指把泥模
壳多余的泥巴去掉，将边缘修好就可
以 掀 模 了 。 复 制 出 来 的 新 模 壳 与 原
模壳的图案正好相反，内容是凸出来
的，有立体感。把新做好的泥模壳放
在 房 顶 上 晾 晒 ，一 天 翻 两 次 ，用 不 了
几 天 就 干 了 。 刚 做 出 的 泥 模 壳 最 怕
下雨，也怕小鸟落上去乱踩乱啄。多
少 次 ，人 在 教 室 里 读 书 ，心 却 惦 记 着
房顶上的泥模壳……

晒 干 的 泥 模 壳 ，其 实 就 是 一 片 干
泥巴。拿在手里、装在兜里，一压一碰
就碎了。我曾趁母亲做饭时，偷偷把
泥模壳放在灶火里烧。吃完饭，从草
木灰里扒出经火烧过的泥模壳，尽管
比较坚硬，但颜色却成了黑乎乎的。

后街有个伙伴，长我三岁，他父亲
是制泥模壳高手，常赶集售卖。我有
事无事常往他家跑，偷学技艺。经过
一段时间的观察，最终掌握了制作“秘
籍”。

从 寨 墙 根 挖 取 一 些 胶 泥 糁 ，倒 在
用砖块垒砌的池子里，加水，用砖将池
子封口。待两三天后开池，胶泥糁经
水长时间浸泡分解后，质地细腻如羊
脂。将胶泥挖出进行揉搓，揉出黏性，
这样，用它复制出来的泥模壳图案更
清 晰 ，质 地 更 细 腻 ，晒 干 后 不 裂 不 变

形，非一般黄泥可比。当制作的泥模
壳积攒到半筐后，就可以动手烧制了。

烧制泥模壳工序比较复杂。首先，
拣拾些木棍烧制成木炭，再从牲口棚里
捡拾些干牛粪。寻一处斜土坡借势挖
坑，留出通风口和排烟道。用几根铁棍
横在土坑上当篦子。将木炭和干牛粪覆
在铁棍上，再将泥模壳整齐排列在牛粪
上面，最上面再覆盖一层牛粪。四周用
砖和土围起来收口成窑。点燃篦子下的
干草，干草引燃木炭和牛粪，蔚蓝色的火
苗舔舐着窑内的泥模壳。火苗过大，会
把窑内的泥模壳烧爆裂或烧得变形。火
苗过小，泥模壳夹生烧不透。此时，需要
通过控制进风口来掌控火苗。半蹲半跪
在土窑前，弄得满面灰尘和一身的牛粪
味。待木炭和牛粪燃烧殆尽，迅速用土
将窑闷住，保留其热量。次日清晨，悄悄
扒开土层，一窑还带着温度、散发着牛粪
气味的泥模壳便出现在眼前……

我 用 箩 筐 把 泥 模 壳 背 回 家 ，立 马
引来许多小朋友的围观，个个投来羡
慕的眼光。有的用新品种与我交换，
有的拿心仪的小玩意、小物件来换取
我的泥模壳。有时还能换取糖果、点
心或者小画书。

时 光 如 水 ，日 月 如 梭 。 转 眼 半 个
世 纪 过 去 了 ，泥 模 壳 这 种 曾 深 受 我
们 喜 爱 的 小 东 西 尽 管 土 得 掉 渣 ，但
它 承 载 了 我 童 年 的 欢 乐 ，并 留 在 记
忆深处，从未褪色……

（作者单位：邢台市公安局信都分局）

小时候，我曾多次为我
们 家 能 拥 有 一 辆 自 行 车 而
骄傲，况且那辆自行车，还
是当时流行的小翘把的。

父 亲 年 轻 时 ，走 南 闯
北，做过生意、当过干部，自
然这辆自行车成为他见识、
身份、财富的象征和标志。
也正因如此，自行车很早便
进入了我的记忆。

那 时 父 亲 经 常 赶 集 、
赶庙、串亲戚，每次出去必
骑 那 辆 自 行 车 ，每 次 骑 自
行 车 出 去 总 要 带 上 一 个 孩
子 。 而 我 是 我 们 姊 妹 中 最
小 的 一 个 ，最 受 疼 爱 的 一
个 ，因 此 随 车 而 去 的 永 远
是我。

岁 月 的 打 磨 使 这 辆 自
行 车 早 已 失 去 前 后 挡 泥 板
和链盒，但在泥泞的乡村土
路 上 却 显 得 十 分 简 捷 而 实
用 。 尤 其 是 车 梁 上 有 一 个
像褡裢一样的帆布车兜，功
能丰富，不仅可以随车携带
一些货物，而且还兼任我的

“ 坐骑”。每次父亲出去我
都两腿骑住自行车大梁，两
脚踩在车兜里，像一个出巡
的将军，骄傲无比。

我记得有一年，父亲带
我 到 十 里 外 的 镇 子 上 赶
集。由于路途比较远，我逐
渐失去了刚上车时的兴奋，
稚 嫩 的 双 腿 失 去 了 站 立 的
力量，屁股竟慢慢地坐在车
梁 上 。 车 梁 随 着 土 路 的 起
伏上下颠簸，周而复始地上
下运动，导致当时还穿着开
裆 裤 的 我 的 屁 股 红 肿 不
堪。回家后，在母亲的责骂
下，父亲找人做了一个小木
椅，放在车梁上，让我坐在
车上显得更加威风的同时，
也感觉特别的舒适。因此，
坐 着 自 行 车 出 行 成 为 我 童
年的乐事，学会骑自行车也
就 成 为 我 童 年 时 期 的 唯 一
奢求。

十岁那年，瘦小的我开
始 偷 偷 尝 试 着 征 服 这 辆 虽

破 旧 但 依 然 耐 用 的 家 伙 。
那时腿短，无法骑在车座之
上，于是便试着用脚在大梁
下 掏 进 去 踏 着 脚 蹬 板 。 没
有 盒 的 车 链 蹭 得 我 满 腿 油
污，裤脚时常和链条绞在一
起，难以行进。

有 一 次 ，我 趁 父 亲 不
在，偷偷推出自行车，站在
村 西 大 坡 上 ，贸 然 冲 了 下
去，当然免不了一个人仰马
翻 的 后 果 。 摔 伤 胳 膊 是 小
事，而自行车被摔坏让我不
知所措，最后还是悄悄地推
进屋里，放归原处。我想怎
么 也 免 不 了 遭 受 父 亲 的 一
顿 责 骂 。 第 二 天 父 亲 发 现
后，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
教 我 如 何 骑 自 行 车 。 父 亲
先教如何跨车，也就是左脚
踏 在 脚 踏 板 上 一 点 点 地 溜
车，一点点地滑行，溜着溜
着，滑着滑着，便掌握了平
衡。继而试着掏腿骑，父亲
一边讲一边做示范，结果我
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成为
我 们 村 最 年 轻 的“ 骑 手 ”。
这 件 事 让 我 一 直 充 满 自 信
和骄傲。

从 此 以 后 我 再 也 没 有
离开过自行车，尽管当年的
那辆自行车早已不知去向，
然 而 我 与 自 行 车 的 缘 分 有
增无减。由一辆到两辆，由
小的到大的，由普通车到山
地车，换着用、轮着骑，好不
快活。几十年来，自行车一
直 伴 随 着 我 。 后 来 尽 管 儿
子到外地读书去了，尽管我
早已开上了汽车，尽管……
但 我 对 家 中 不 同 时 期 购 买
和 使 用 的 四 辆 自 行 车 一 直
舍 不 得 扔 。 生 活 的 空 间 虽
然拥挤，搬家又非常麻烦，
妻子几次建议送别人两辆，
都被我拒绝了，而我一有时
间都一辆一辆地推出来，看
一看，擦一擦，遛一遛，那种
快 乐 ，可 能 妻 子 体 会 不 到
吧。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
公安局）

□ 闫辰国

人到中年，很多的回忆
被湮灭在岁月的长河中。可
是总有一些生活的片段，历
久弥新，在记忆的最深处律
动。

沧桑岁月中，三十年前
的一个普通的橘子，总是在记
忆中闪显，常常走入我的梦
境，敲打着我的心扉，激荡起
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愫，任思念
如一泓泉水缓缓流向昨天。

那 是 上 个 世 纪 90 年 代
初，我在警校上学的第一个
国庆假期结束，那时候对荒
郊 僻 壤 的 家 乡 没 有 什 么 眷
恋，心已经飞到了坐落于海
滨城市的学校，当时在我眼
中，那里是汇聚青春浪漫和
活力的地方。

那时的交通不发达，去
市里上学要步行到 3 公里之
外的车站等长途客车。说实
话，我明明是可以在家多待
会儿的，可为了摆脱母亲的
唠叨我还是提前出发了。母
亲送我到庄口，被我极力劝
住，当我快走到村路拐弯处、
即 将 回 望 不 到 庄 口 的 地 方
时，我下意识地回首看了一
眼，母亲依然朝着我的方向
站立在那里，在我稍有些不
耐 烦 地 挥 手 中 母 亲 方 才 转
身。

我大步流星地走在乡村
的路上，憧憬着回学校后欢快
的生活，路边的山水勾不起我
一丝的离愁。忽然，一个熟悉
的声音在喊我乳名，是如此急
切，那是母亲的声音。我回过
头来，她小跑着奔我而来，那
时候的母亲五十多岁了，体弱
多病，之前我几乎没见过母亲

跑步，走路总是慢别人半拍。
看母亲万分焦急的样子，我也
快步回转迎了上去……母亲
没有说话，而是从裤兜里掏出
一个手帕，打开后，露出一个
橘子。这时她才说：看我这记
性，想这次你走时给你带着
的，竟然给忘了，回到家才突
然想起来！看到母亲的样子，
真是让我又好笑又心疼。那
个年代，在闭塞的农村，是不
轻易舍得买橘子的，可自以为
见过了世面的我，当时认为母
亲太小题大做了。

在客车上，百无聊赖中，
想 起 母 亲“ 抢 送 ”给 我 的 橘
子，我拿出来慢慢剥掉了橘
皮，一瓣一瓣放进嘴里，依稀
记得橘子有些干枯，明显放
的时间稍长了，但还是很甜。

就这样，这个橘子的小
插曲一度成为搞笑故事，多
次讲给家人、朋友，即便偶然
想起这件事，我也会自己偷
笑一番。多年里，我以这种
轻松的心态回味着这生活的
片段，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孩
子。

我成为父亲后，体验到
了 做 父 亲 的 酸 甜 苦 辣 。 同
时，母亲年岁更大了，变成了
老太太。我说不清从什么时
候开始，母亲跑步追我送一
只橘子的情景，在我心中愈
来愈沉重，我不再轻与人言，
深埋于心底。

九年前，父亲去世，母亲
没有了相依相伴的另一半。
失去父亲的我，更加希望能
陪伴母亲更长的时间。5 年
前，母亲总说脚疼，县医院查
不出原因，后来去市人民医
院，检查出下肢动脉血管闭
塞。后来我说服母亲，去北

京做手术。谁料想，手术导
致母亲血液感染，送进重症
监护室抢救。当时的我犹如
闷棍当头，一时间茫然失措
……

我每天守候在重症监护
室 门 外 ，在 揪 心 、忐 忑 中 等
待。一天夜里，我迷迷糊糊
竟睡着了。在梦里，出现了
母亲送给我的橘子，我拿着
这个橘子一瓣一瓣送到母亲
嘴里，昏睡中的母亲竟眯着
眼睛蠕动着嘴，将橘子一瓣
一瓣吃下了，最后母亲竟睁
开眼睛，起身下了病床，我惊
喜地抱住母亲，在梦中喜极
而 泣 ，大 喊 ：“ 妈 —— 妈
—— ”醒 来 时 ，我 已 泪 流 满
面。

第二天，母亲病情有了
明显好转。欣喜中，我想起
了梦中的橘子，在潜意识中
橘子幻化成神奇的瑰宝，烙
印在我的心田。

今年春天，我在一次执
行任务中，听到久病在床的
母亲病情恶化的消息，赶到
医院时，母亲已经进了重症
监 护 室 。 见 到 母 亲 时 ，她
说 ：“ 这 回 我 可 要 真 的 走
了 。”这 句 话 成 了 她 留 给 我
的遗言。

母亲离开一百日那天，
按 照 风 俗 我 们 去 母 亲 的 墓
地，在摆的贡品中，我特别嘱
咐妻子加上一个橘子。跪在
母亲的坟前，目光却聚焦到
那个橘子上，泪眼蒙眬中，耳
边 似 乎 再 次 响 起 母 亲 的 声
音，叫着我的乳名，恍惚又回
到了少年时!

（作者单位：青龙满族自
治县公安局）

穿透岁月的橘香
□ 胡亮

 





















































